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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以民初學術發展中的儒教國教化之爭為背景，闡述尊孔文社的成立緣由及其核心

成員衛禮賢（Richard Wilhelm，1873-1930）和勞乃宣（1843-1921）兩人因應於時局變化

所建立的互動關係。從相關的史料和書信之中，筆者試圖勾勒出兩人在尊孔文社裡扮演的

關鍵性角色，並說明其從事的具體活動內容。 

自從晚清政權在 1911 年辛亥革命之後逐步崩解，有些知識分子避走到租界地，而當

時他們涉入於新中國在孔教議題上處於正反雙方劇烈的學術爭辯之中。此時，來華的同善

會傳教士衛禮賢拜勞乃宣為師，為了延續孔子學說的傳統精神而成立尊孔文社，並結合遜

清遺老在青島的周馥、勞乃宣等人的舊勢力，為東西方文化之間搭建起一座交流的橋樑。

是以本文聚焦於衛禮賢和勞乃宣在參與尊孔文社期間，從講學活動、經典翻譯、孔教立場、

政治復辟等四個部分作進一步的探討。由此可知，透過西方傳教士與晚清中國知識分子的

交流則為清末民初學術思潮的轉變提供了一種不同的思考角度與參照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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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自十九世紀西方帝國主義興起之後，在基督宗教傳播下加速了各國殖民地之間激烈的

傳教競爭。海外來華傳教士的傳教活動及其漢學研究對於近代中國學術思潮的轉變，正好

提供了一種他者的視角來加以進一步的考察。當時，除了佔有主導地位的英、美傳教士之

外，德、法等國傳教士的事蹟也是值得稱許的。其中，德國衛禮賢（Richard Wilhelm，

1873-1930）是繼花之安（Ernst Faber，1839-1899）之後來華的同善會（A.E.P.M.）1傳教

士，同時也是著名的德國漢學家之一。 

國內外學界對衛禮賢研究，近年來已經取得頗為可觀的成績。出版的專書多半涉及總

論性的介紹、2衛氏論集的節錄，3以及其《易》學研究等方面，4至於單篇文章則以圍繞在

衛氏生平介紹、5傳教活動及其漢學生涯概述、6尊孔文社、7衛禮賢和勞乃宣的情誼、8中

國學社等相關的議題為主。9是以筆者試圖從衛禮賢和晚清遺老勞乃宣的互動關係作為切

                                                        
1 按：德國同善會（A.E.P.M.）的全名為（Allgemeiner evangelisch-protestantischer Missionsverein），

1929 年更名為東亞傳教會（Deutsche Ostasien-Mission 簡稱 D.O.A.M.）。 
2 孫立新、蔣銳主編：《東西方之間——中外學者論衛禮賢》（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4 年）。 
3 蔣銳編譯，孫立新譯校：《東方之光――衛禮賢論中國文化》（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7

年）。 
4 有關衛禮賢《易》學研究的專書計有：郭漢城：《衛禮賢易學思想研究》（福建：福建師範大學文

學院碩士論文，2009 年），該論文已出版，見郭漢城：《西儒衛禮賢易論舉要》（北京：社會科學

文獻出版社，2014 年）；蔡郁焄：《衛禮賢、衛德明父子《易》學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國文系博士論文，2014 年）；蔡郁焄：〈衛禮賢《永恆與變化》之《易》學思想與威瑪文化精神〉，

《中國學術年刊》第 36 期春季號（2014 年 3 月），頁 93-116。 
5 德・Ursula Richter（吳素樂）：“ Richard Wilhelm——Founder of A Friendly China in Twentieth Century 

Germany”，《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20 期（1991 年 6 月），頁 153-181；孫立新、蔣銳

主編：《東西方之間——中外學者論衛禮賢》，頁 30-53；德・吳素樂著（Ursula Ballin），任仲偉

譯：〈衛禮賢——傳教士、翻譯家和文化詮釋者〉，據任繼愈主編：《國際漢學》第 12 輯（鄭州：

大象出版社，2005 年），頁 12-36。 
6 孫立新、蔣銳主編：《東西方之間——中外學者論衛禮賢》，頁 98-112；蔣銳：〈衛禮賢中國觀和

傳教活動的影響因素〉，《漢學研究通訊》第 32 卷第 2 期（2013 年 5 月），頁 26-32；孫立新：〈衛

禮賢的傳教方法〉，據中國人民大學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主編：《漢學與神學——基督教文化學刊》

第 17 輯（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 年），頁 65-89；洪玉儒：〈德人衛禮賢中國傳教活動與漢

學成就〉，《暨南史學》第 9 號（2006 年 7 月），頁 1-34。 
7 孫立新、劉寧：〈「尊孔文社」與中德文化交流〉，據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中

國近現代新聞出版博物館編：《西學東漸與東亞近代知識的形成和交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頁 157-170。 
8 葉隽：〈「中德二元」與「易道源一」——衛禮賢和勞乃宣交誼與合作之中國文化背景〉，據耿幼

壯、楊慧林主編：《世界漢學》第 12 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 年），頁 78-90。 
9 張國剛：〈衛禮賢和法蘭克福「中國學社」〉，《文史知識》第 3 期（1993 年 3 月），頁 7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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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點，藉此考察衛禮賢在青島成立尊孔文社的緣由，以及此一文社在清末民初學術思潮的

轉變之中，扮演了何種的功能性角色及其具有的時代意義。因此，本文一方面奠基於衛禮

賢的近人研究成果，予以重新梳理其背景脈絡，另一方面參閱衛氏《中國心靈》10和《中

國日誌》11兩部著作，以及其他近代中國史料和人物傳記等相關文獻，欲從中西文化交流

的角度探討衛禮賢在華傳教期間和晚清遺老勞乃宣的互動關係及其具體內容。 

二、民初「尊孔文社」的活動內容 

1911 年辛亥革命興起，晚清政權逐步崩解。京城內的知識分子紛紛逃離，有些遺老

便藏身於外國租界地。當時德國統治者對中國人採取政治攏絡與居住限制的寬容策略，頓

時之間青島成為他們寓居與聚會之處。12衛禮賢從這一群晚清遺老的身上察覺到他們的作

為與思想呈現出中國文化傳統的精神樣貌。13於是乎在這種時局的醞釀之下，增進了衛氏

和這些晚清遺老的密切互動，促成日後籌設尊孔文社的契機。 

「尊孔文社」（Konfuzius Gesellschaft）是由衛禮賢與晚清遺老於 1913年 2月在青島

成立的一個促進中西文化交流的學術性組織，等同於遜清遺老的集會場所。此一文社成立

的時機，正值辛亥國變，局勢動盪，成員以移居青島的晚清遺老及外國友人為主，而中國

學人的參與人數約有二十位之多。14他們藉由講學活動以呼朋引伴，宣揚孔孟之道與君主

                                                        
10 筆者列舉《中國心靈》目前刊行的德、英、中三種版本，依照此一順序加以排列，並於各註腳逐一

標示三者所引用的頁碼。如此是為了便於讀者參閱，本文以中譯本為徵引的準據。德譯本見 Richard 

Wilhelm, Die Seele Chinas (Berlin: Reimar Hobbing Verlag, 1926). 英譯本見 Richard Wilhelm, The Soul 

of China, translated by John Holroyd Reece; Poems by Arthur Waley, Maple Shade (NJ: Lethe Press, 

2007). 中譯本見衛禮賢著，王宇潔、羅敏、朱晉平譯：《中國心靈》（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1998 年）。 
11 德・衛禮賢著，秦俊峰譯：《德國孔夫子的中國日誌  衛禮賢博士一戰青島親歷記》（福州：福

建教育出版社，2012 年）。 
12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頁 45。 
13 Richard Wilhelm, Die Seele Chinas, S.162-163；Richard Wilhelm, The Soul of China, pp. 169-170；衛禮

賢著，王宇潔、羅敏、朱晉平譯：《中國心靈》，頁 135-136。 
14 據德・薩美懿的《衛禮賢：中國與歐洲之間的精神中介》指出：「屬於尊孔文社的成員而經常被提

及的人名計有：周馥（Dschou Fu）、周學熙（Dschou Hsueh Hsi）、周叔弢（Dschou Schu Tau）、

徐世昌（Sü Schï Tschang）、徐世光（Sü Schï Guang）、張人駿（Dschang Jen Dsun）、趙爾巽（Dschau 

Erl Sün）、呂海寰（Lü Me Huan）、吳郁生（Wu Yu Scheng）、于式枚（Yü Schï Me）、李經邁（Li 

Ging Mai）、劉廷琛（Liu Ting Schen）、王垿（Wang Sü）、李家駒（Li Gia Gou）、蕭應椿（Siau 

Ying Tschun）、張士珩（Dschang Heng）、李壽仁（Li Schou Jen）、勞乃宣（Lau Nai Süan）、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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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體的理念。是以衛氏與此一文社成員的互動情況，具體反映在講學活動、經典翻譯、孔

教立場、政治復辟等部分，而見其有不同的涉入程度。是以本文討論的重點僅聚焦於衛禮

賢和勞乃宣在這四個部分的互動關係。 

（一）衛禮賢和勞乃宣的講學活動 

尊孔文社的成立緣由乃導因於崇尚中國儒家思想的衛禮賢欲藉助遜清遺老之力，試圖

延續中國孔子學說的傳統精神。是以在衛氏的請託之下，由前山東巡撫周馥出面，寫信向

勞乃宣力邀以主持社事而成。15從勞乃宣〈論為學標準〉演說辭一文，便揭櫫尊孔文社成

立的宗旨，當以孔子之道及其學問作為該社成員與世人共同學習的對象。其曰： 

 

謹就鄙見所及，就正於諸君。竊維本會自尊孔文社發起，自當尊孔子之道。欲尊孔

子之道，當學孔子之學，且導世人以共學孔子之學。16
 

 

勞乃宣表明了此一文社既以「尊孔」二字為標榜，其內涵當以孔子之道為實踐的依歸。即

取法孔子「吾道一以貫之」的精神，重視儒家道德的修養。換言之，此一推尊之舉絕非空

言，而是落實在孔子之學作為實踐的對象，即取法孔門四科之學，分別從德行、文學、言

語、政事以施行於世。因此，正值清末民初局勢未定之際，尊孔文社在意見領袖勞乃宣登

高一呼之下，表明以孔子之道為尊，以孔子之學為效。是以「尊孔」內涵的推行範圍，小

至以勸勉該社成員，而大至以引導世人以孔子之學為共同的學習目標。勞氏的勸勉之語正

好與創辦人衛禮賢的理念相契合。加上辛亥國變之後，這群遠避青島的遜清遺老與勞、衛

二氏有志一同，大家共同聚首於尊孔文社，而地點就設置在禮賢書院內。該社不時舉辦講

學活動，由中、德籍成員輪流主講，具體呈現了中、德兩國人民在文化交流上的實質成果。

17 

                                                                                                                                                           

志潛（Dschang Dschï Tsiën）和商衍瀛（Schang Yen Ying）等人。」見 Salome Wilhelm （Hrsg.）, Richard 

Wilhelm, Der geistige Mittler zwischen China und Europa (Düsseldorf-Ko ̈ln: Eugen Diederichs Verlag, 

1956), S. 220-221. 相關的討論見孫立新、劉寧：〈「尊孔文社」與中德文化交流〉，頁 163。案：

筆者將薩美懿書中所列的成員名字的德語拼音與孫立新、劉寧指出的中文名字相互比對之後，發現

到前者所列出的呂海寰（Lü Me Huan）、張士珩（Dschang Heng）的德語拼音有誤，而後者將李經

邁誤植為李經邊。 
15 清•勞乃宣：〈韌叟自訂年譜〉，《桐鄉勞先生（乃宣）遺稿》，據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

叢刊》第 36 輯（臺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3 年，據 1927 年桐鄉盧氏校刊本影印），頁 56。 
16 清•勞乃宣：《桐鄉勞先生（乃宣）遺稿》，頁 133。 
17 孫立新、劉寧指出：「『尊孔文社』還經常舉辦演講會，由中國人、德國人輪流主持。中國人中如

勞乃宣、吳郁生、周叔弢等人主要講儒家學說；德國人如青島特別高等專門學堂的德國教師等，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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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為何尊孔文社是由一位德籍新教傳教士衛禮賢成立呢？而其成立的背後動機是

什麼？實際上，衛禮賢成立尊孔文社的目的，便是為了在清末民初時局動盪之際，挽救那

些處於危急關頭的中國文化典籍，並致力於在中西方文化之間建立起一座溝通和交流的橋

樑。對此，衛禮賢說： 

 

有這些聚會做基礎，我們毫不費力地成立了儒教協會。成員除了我之外，還包括許

多住在青島的中國官員。錢籌措到了，圖書室建立起來了，裡面匯集了不少珍貴的

中國書籍。圖書室旁邊還設立了研究室和休息室。我們的想法是為了將來，挽救已

處於極度危險境地的中國文化財富。我們希望通過翻譯、講座和出版的方式，在東

西方文化之間架起一座橋樑。康德的著作被翻譯成了中文，中國的經典也被翻譯成

了德語。我們希望在遠離中國革命風暴、位於山海之間、風景如畫、寂靜的青島做

一些建設性的工作。18
 

 

在衛禮賢的號召之下，寓居青島的中國官員參與這些聚會而成立了儒教協會

（Konfuziusvereinigung），亦即為尊孔文社。由於文社成員的捐資相助而興建起一座圖書

室，在這裡面不僅保存許多珍貴的中國書籍，而且在它旁邊另設有研究室，足以提供成員

進行東西方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的實踐場域。同時，為了挽救那些瀕於摧殘的中國典籍，

尊孔文社成員希望透過翻譯、講座和出版的方式，對雙方的文化資產予以妥善的保存和傳

播，例如將德國哲學家康德的著作譯成中文，並且也將一些著名的中國經典譯為德語。因

此，文社成員即使面臨中國革命的動盪不安，在大家的齊心努力之下而做出一些建設性的

成果。 

再者，從勞乃宣為紀念尊孔文社興建藏書樓而撰寫的題記裡，更能夠看出衛禮賢成立

此一文社的用心之處，其曰： 

 

德國尉君禮賢以西人而讀吾聖人之書，明吾聖人之道者也。時居青島，聞而憂之，

與中國寓島諸同人，結尊孔文社，以講求聖人之道。議建藏書樓，以藏經籍。同人

樂贊其成，相與捐資，剋期興作，行見不日成之。聖經賢傳之精，子史百家之富，

                                                                                                                                                           

講國際形勢和科學技術。由於文社設在禮賢書院內，書院的高年級學生可以參加。」北京外國語大

學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中國近現代新聞出版博物館編：《西學東漸與東亞近代知識的形成和交

流》，頁 164。 
18 Richard Wilhelm, Die Seele Chinas, S. 171-172；Richard Wilhelm, The Soul of China, p. 179；衛禮賢著，

王宇潔、羅敏、朱晉平譯：《中國心靈》，頁 14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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萃集於斯，聖人之道將不外求而得焉。青島為德國租界，內地官吏勢力所不及，雖

欲摧殘之而不能。他日內地讀書者日少，老者既代謝，後生不獲窺聖人之典籍，寰

宇之中，晦盲否塞。芸芸群生，必且如秦代黔首之見愚，莫克知人道之所在。有欲

考尋聖人之書，以為人道之指導者，將不可得。而是樓也，巋然獨存，且卷帙富有，

足資探討，與古昔之抱殘守缺者，尤不同。人道之晦而復明，絕而復續，不於是乎

在而安在，其功不勝於山巖屋壁之藏萬萬哉！樓基建作之始，尉君屬為文記之，緘

諸鐵函，埋之基下，以為千百世後，久遠之徵。爰述其建設顛末，與所以守先待後

之意，以俟來者。19
 

 

從勞乃宣的看法可知，這指出「尉」20禮賢成立尊孔文社及其建議興建藏書樓的具體緣由。

顯然地，這樣的成立動機可分為五個層面作說明，一是衛氏自西方入東土，接觸到中國儒

家思想，讀覽其聖人之書，而闡明其聖人之道，儼然以儒者自居。二是衛氏居於德國租借

地的青島，正值遜清遺民避禍而識為同好。他憂心於儒書、聖道唯恐覆亡，遂發起成立尊

孔文社，成員之間透過講學以興明聖人之道。三是衛氏為了力求中國典籍得以完善保存，

免於時局動盪而遭致毀損，乃欲興建藏書樓，以典藏經籍為要務。四是衛氏上述的這些作

為，深得遜清遺民的認同，大家捐資相助以期早日興建完成。五是勞乃宣受衛氏囑咐而撰

寫此一題記，即勾勒了此一文社興儒志業的藍圖，旨在「窺聖人之典籍」、「知人道之所

在」，最終之目的為「人道之晦而復明，絕而復續」，立意甚明。是以衛氏這些的動機適

時地體現了中西儒士「此心同，此理同」21的感通一致。 

（二）衛禮賢和勞乃宣的經典翻譯成果 

                                                        
19 清•勞乃宣：《桐鄉勞先生（乃宣）遺稿》，頁 511-513。按：文末載有「大清宣統六年（即 1914

年）歲次甲寅四月辛己朔越十七日丁酉即西曆一千九百十四年五月十一日桐鄉勞乃宣寫記」。 
20 據香港浸會大學費樂仁教授（Lauren F. Pfister）指出，Richard Wilhelm 在其早期著作與《易經》德

譯本皆以「尉」禮賢稱之，自 1924 年起則改以「衛」為姓。費樂仁著，陳京英譯：〈攀登漢學中喜

瑪拉雅山的巨擘  從比較理雅各（1815-1897）和尉禮賢（1873-1930）翻譯及詮釋儒教古典經文

中所得之啟迪〉，《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15 卷第 2 期（2005 年 6 月），頁 31。按：據筆者所知，

Richard Wilhelm 自 1924 年在德國耶拿出版《易經》德譯本之後，便從「尉」改姓為「衛」，在英

譯本（1967 年版）首頁附有董作賓題字，便改以「衛」禮賢稱之。本文為了行文的統一，皆以後期

通稱的「衛」禮賢稱之。 
21 陸象山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

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

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同也。」宋•陸九淵撰，明•王宗沐編：〈年譜〉，《陸

象山全集》，據楊家駱主編：《中國思想名著增補》（臺北：世界書局，1990 年，據明嘉靖江西刊

本影印），卷 36，頁 317。 



論民初「尊孔文社」的成立――以衛禮賢和勞乃宣的互動關係為中心 

 

- 113 - 

從衛禮賢成立尊孔文社的目的可知，除了講學之外，還有翻譯與出版。對此，須先敘

明勞、衛二氏相識的緣由，以便進一步瞭解兩人從事經典翻譯的成果。自 1913 年衛禮賢

成立尊孔文社後，他便向勞乃宣拜師，成為唯一的外籍學生，並與其他學友一同講論經義。
22他們的認識是因為周馥居中引薦而成。周馥原與勞乃宣為舊識，從光緒初年即結交於官

場，並且深知勞氏的學問根柢。23加上周馥巡撫山東期間，曾造訪禮賢書院，對衛禮賢的

辦學成果留下良好的印象。辛亥國變之後，周馥、勞乃宣等晚清遺老避居青島租界，以詩

酒倡和，排遣時光，號為「真率會」24，統稱為「十老會」。25與此同時，三人又是尊孔

文社的成員，便添增許多的互動契機。有關勞、衛二氏的結識，曾在衛禮賢身上發生一段

奇妙的夢境。他說： 

 

在烏雲散去之前，我做了一個奇怪的夢。夢裡有一個眼神友好、鬍子雪白的老人來

探訪我。他稱自己為「嶗山」，要我去探尋古老山岳的秘密。我向他鞠躬表示感謝，

他一消失我立刻醒了。26 

 

在這一段預言式的夢境裡，應驗兩人將有一段難得的師生情誼。至於周馥為何要引薦勞乃

宣的緣故，可以從衛禮賢的說法加以佐證。他說： 

 

在此期間，一直和我保持友好關係的前巡撫周馥給我提了一個建議。他說：你們歐

洲人只了解中國文化的淺層和表面，沒有一個人明白它的真正含義和真實深刻

之處。原因在於你們從未接觸過真正的中國學者。你曾拜作老師的鄉村教師，他們

也只了解些表面東西。因此毫不奇怪，歐洲人有關中國的知識只是一大堆垃圾。如

果我給你引見一位老師，他的思想真正根植於中國精神之中，他會引導你探討中國

精神的深刻之處。你覺得怎麼樣？你就能翻譯各種各樣的東西，自己也寫一寫，中

                                                        
22 勞乃宣自訂年譜「癸丑七十一歲」條曰：「返島後，日與尉君講論經義，諸寓公子弟亦有來受業者。」

清•勞乃宣：《桐鄉勞先生（乃宣）遺稿》，頁 56。 
23 清•周馥：〈《歸櫂塤竾》序〉，《秋浦周尚書（玉山）全集》，據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

叢刊》第 9 輯（臺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3 年），卷首，頁 931-932。按：此文作於光緒三

十二年。厚菴即是勞乃寬。 
24 清•周馥：《秋浦周尚書（玉山）全集》，頁 1017。按：此文記於民國八年。甲寅為 1914 年。 
25 清•勞乃宣：《桐鄉勞先生（乃宣）遺稿》，頁 281。 
26 Richard Wilhelm, Die Seele Chinas, S. 172；Richard Wilhelm, The Soul of China, p. 180；德・衛禮

賢著，王宇潔、羅敏、朱晉平譯：《中國心靈》，頁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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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也就不會總在世界面前蒙羞了。27
 

 

1913 年間，周馥引薦勞乃宣給衛禮賢的同時，他不僅肯定勞氏淵博的學問，也對衛氏寄

予遠大的抱負之情。因此，周馥希望勞氏能夠引導德儒衛禮賢學習中國文化的深層內涵，

並探索中國精神的深刻之處。更重要的使命是透過師徒兩人的授業與翻譯工作，以弘揚中

國文化，讓歐洲人確實瞭解中國文化的內涵。是以衛禮賢在青島為勞氏及其家人安排棲身

之處，便開始了兩人攜手合譯《易經》的契機。對此，衛禮賢說： 

 

我為他準備了一套適合的住處，幾周後他攜全家人到來。他姓「勞」，28他的祖先

來自勞山地區，整個家族的姓氏由此而來。他和夢中探訪我的老者像極了。我們立

刻著手開始工作。我們翻譯了一些東西，進行了大量的閱讀。日常的交談使我逐漸

進入中國文化的精深之處。勞大師建議我翻譯《易經》。這肯定不會容易。但他說，

此書並不像通常所認為的那麼難以領悟。他聲稱《易經》中最關鍵的傳統已經瀕於

消亡。不過，好在他過去的一個老師仍深受古老傳統的影響。他的家族和孔子的後

代關係密切。他有一束採自孔子墓的神聖的蓍草桿，他通曉如何借助它們作出神諭

的藝術，這在中國幾近失傳。29
 

 

衛禮賢不禁暗自訝異於這一夢境的應驗成真，與先前在夢裡探訪他的老人毫無差異。此時

的勞乃宣除了協助衛禮賢翻譯一些文章之外，最主要是建議他翻譯中國古代經典的《易

經》。30因為這件事不僅為衛禮賢開啟了理解中國儒家經典的視野，而且也讓勞乃宣可以

                                                        
27 Richard Wilhelm, Die Seele Chinas, S. 172-173；Richard Wilhelm, The Soul of China, p. 180；德・衛禮

賢著，王宇潔、羅敏、朱晉平譯：《中國心靈》，頁 144。 
28 勞乃宣自訂年譜「道光二十三年癸卯一歲」條曰：「韌叟，姓勞氏，名乃宣，字季瑄，號玉初，自

號矩齋，又曰韌叟。勞氏古為勞山之民，以地為姓，世居山東。」清•勞乃宣：《桐鄉勞先生（乃

宣）遺稿》，頁 19。按：中譯本《中國心靈》作者將他的姓「勞」字誤植為「老」字，筆者加以更

正，以下皆準此，特別說明。 
29 Richard Wilhelm, Die Seele Chinas, S. 173；Richard Wilhelm, The Soul of China, pp. 180-181；德・衛禮

賢著，王宇潔、羅敏、朱晉平譯：《中國心靈》，頁 145。 
30 衛禮賢英譯《易經•序言》（1923）提到：「這個《易經》譯本是在將近十年前開始的。中國革命

起義之後，青島成為清遺民中一群最傑出學者的居住地，我在這些學者間遇見了我尊敬的老師勞乃

宣（Lao Nai-hsüan）。我對他的感激不僅是因為他讓我更深入的了解《大學》、《中庸》和《孟子》，

也因為他首先啟發了我的內心，看見《易經》令人驚異的內容。在他有經驗的指導下，我無意間踏

進到這個陌生卻又熟悉的世界。德文本的翻譯是在仔細的討論後完成的。然後，德文本再被翻譯回

到中文，並且只在文本的意義完全顯明之後，我們才將這個版本真正地視為一個譯本。」Richard 

Wilhelm, translation rendered into English by Cary F. Baynes,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ollingen Series XIX, 1967), p. x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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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瀕於失傳的《易經》卜筮技法，藉由兩人合譯的機會而傳授給衛禮賢。衛、勞氏師徒兩

人所從事的《易經》翻譯方式，採用的是「回譯法」（back translations），即先將中文翻

譯成德文，再從德文譯回中文。此一翻譯過程正是不斷地循環反覆的校正與對勘，務求文

本原義的適切理解與詮釋。衛禮賢說： 

 

於是我們開始攻克這本書。我們工作得非常認真。他用中文翻譯內容，我作下筆記，

然後我把它們翻譯成德語。因此，我沒有借助中文原本就譯出了德語文本。他則進

行對比，檢查我的翻譯是否在所有細節上都準確無誤。而後，再審查德語文本，對

文字進行修改和完善，同時作詳細的討論。我再寫出三到四份譯本，並補充上最重

要的注釋。31 

 

在勞乃宣的指導之下，兩人開始進行《易經》德譯本的翻譯工作。衛禮賢使用這種「回譯」

的翻譯方式，這一方面反映了德國人務實謹慎的作風，另一方面也代表著他對於《易經》

文本原義的嚴格要求與深刻的理解。在這段期間，衛禮賢除了翻譯《易經》之外，也將《孟

子》譯為德文，並與其他成員合譯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的文章。這一段過

程可以從勞乃宣寫給羅振玉（1866-1940）的書札中得到清楚的揭示。其曰： 

 

尉禮賢君乃牧師出身，而不問傳教之事，專辦學堂。現辦禮賢書院，出自教會之款，

而尉君經營十餘年，日見擴充。今設「尊孔文社」，則由旅島諸寓公捐助發起。集

款無多，一時尚不能大辦，先從編譯入手。尉君自以《孟子》翻德文，每日來弟寓，

由弟講授一小時，歸而筆譯。又以德國哲學家康德所著之書譯中文，由尉君與周玉

翁之孫周叔弢同譯，而弟為之修飭而潤色之。又擬起一藏書樓，日來正在經營。尉

君以弟子自居，執禮甚恭，其人恂恂有儒者氣象，殊難得也。弟所居屋宇為尉君代

租，有屋十間，月租價洋六十元，無庸自出。又月贈束修五十元。此間食用較居鄉

為昂，每月約需八、九十元，不敷者三、四十元，以里中莊產所出接濟，足以自給。

島地山川清曠，所居之屋，室中可以看山，廊下可以望海，甚足適懷。斯地為勞山

之麓。《通志•氏族略》云：勞氏其先居東海勞山，因氏焉。是勞山者，寒家最古

之祖居也，此來為歸故鄉矣。32
 

                                                        
31 Richard Wilhelm, Die Seele Chinas, S. 173；Richard Wilhelm, The Soul of China, p. 181；德・衛禮賢著，

王宇潔、羅敏、朱晉平譯：《中國心靈》，頁 145。 
32 韓行方、房學惠：〈勞乃宣致羅振玉書札十六通〉，《文獻》第 4 期（1999 年 10 月），頁 270。 



中國學術年刊第四十期（春季號） 

 

- 116 - 

 

衛禮賢雖是同善會傳教士，卻甚少從事傳教工作，而是致力於在當地興學，設置禮賢書院。

在青島成立的尊孔文社，其資金多半得自於遜清遺老的捐助，只是籌措的款項尚未漸多，

無法即刻辦理要事，只能先從編輯與翻譯典籍著手。若以勞、衛二氏的互動情形而言，衛

禮賢欲以將《孟子》譯為德文，故每天到勞乃宣家中聽講一小時，返家後隨即援筆而翻譯。

同時，衛禮賢也與周馥的孫子周暹（1891-1984）一起合譯德國哲學家康德的《人心能力

論》，此一中文譯稿也是由勞乃宣修飾潤筆而成。33衛禮賢以勞氏的弟子自居，待人恭敬

有禮，表現為溫順的儒者氣象，頗得勞氏的讚賞。為了讓勞氏有容身之處，衛禮賢不僅為

他安排租屋住所，並且每月贈予五十元的拜師禮金。然而，勞乃宣認為，寓居青島期間，

此地物價高於鄉間的花費，頗為入不敷出，所幸有莊里物產可為接濟，尚能自給自足。這

裡的居住環境清幽曠達，觀山覽海之際，心情得以舒懷。此地又居於勞山的山腳處，據《通

志》記載，勞山原為勞氏祖居之地，該氏族便以此為姓。是以勞乃宣寓居此處，頗具有歸

返故鄉之意。 

就在兩人的《易經》翻譯工作進行之際，卻遭逢一戰而被迫擱置。勞乃宣為了遠避戰

禍而遷往曲阜，兩人暫時無法重逢。34一戰期間，讓衛禮賢感到驚訝之處是收到勞乃宣的

來信，表達了其續做《易經》翻譯的意願。35是以衛禮賢說： 

 

工作還沒做完，戰爭就爆發了。我尊敬的師長勞先生和其他學者一起退回內地。翻

譯沒做完就放在那兒了。我想它恐怕永遠也無法完工了吧。這時，我出乎意料地收

到了他的一封來信，說他想返回青島，完成《易經》的翻譯，問我是否能夠提供膳

                                                        
33 勞乃宣曰：「歲癸丑以尉君之招客青島，尉君方與周子叔弢譯德儒康德氏《人心能力論》，屬余修

飾而潤色之，至次年春而卒業。其書乃康氏答復胡斐蘭氏之論著而作。胡氏印行而發明之者，康氏

儒家也，胡氏醫家也，而兩家互論治心以治病之道，沆瀣一氣，若合符節。……尉君言康德之學，

與吾孔孟之道，什九相合，此書其一斑耳。」清•勞乃宣：《桐鄉勞先生（乃宣）遺稿》，頁 283。 
34 勞乃宣自訂年譜「甲寅七十二歲」條曰：「青島戰事起，遷濟南小住，又遷曲阜，賃屋寄居。」清•

勞乃宣：《桐鄉勞先生（乃宣）遺稿》，頁 57。 
35 衛禮賢英譯《易經•序言》（1923）提到：「當我們的翻譯進行到一半的時候，恐怖的世界大戰打

斷了我們的工作。中國學者各自東分西散，而勞先生和孔家的人有關係，出發去了孔子的故鄉曲阜。

雖然在青島圍攻的時期，我掌管中國的紅十字會，我沒有一天不花時間在研究古代中國的智慧，《易

經》翻譯還是因此被擱置了。……青島被佔領了。儘管有各種其他的任務，我還是找到時間做譯本

的加強工作，但是與我一同開始翻譯的老師如今人在遠方，而且我不可能離開青島。在我不知所措

之際，我非常高興的收到一封勞先生的信，他說已經準備好繼續我們被中斷的研究。他回來了，而

這個譯本也完成了。我與年邁的大師共度的時光充滿了啟發，只是這段時光太短暫。當這部作品最

重要的部分接近完成時，我被命運召喚回到德國，而令我尊敬的大師也在此時逝世了。」Richard 

Wilhelm,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pp. xlv- xl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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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當他真正到來時，可以想像我心中的高興。於是工作終於完成了。此後，我動

身去了德國。在他把遺囑放在我手中後不久，大師於我不在期間去世了。36
 

 

1917 年一戰期間，勞乃宣不畏德日交戰的危險而重返青島。在衛禮賢的安排下，勞氏居

住在禮賢書院，再次與他講論經義。37兩人的重逢而攜手共同完成《易經》的翻譯工作。

不幸地，在 1920年衛禮賢帶著勞氏的遺囑及其畫像返回德國之後，不久，勞乃宣便於 1921

年辭世，兩人的師徒情誼就此畫下了句點。38
 

（三）衛禮賢和勞乃宣對孔教的立場 

清廷遜位之後，民初政局的丕變也影響到當時的學術發展。在晚清遺老眼中，這樣的

情勢演變便象徵了儒學的式微。尤其是在 1912-1916年間，中國知識界針對儒教國教化的

問題而出現了許多的「尊孔」團體。39當時各團體為了道德民風的墮落而請命，實際上只

有少數是為了政治復辟而製造理論基礎，以致形成了在尊孔運動中的兩個不同路線。40其

中，這些圖謀復辟的成員多為晚清遺老，可概分為兩大派，一是以青島為首，一是以上海

為據。41前者以恭王、肅王等重臣為主。後者之中，以瞿鴻禨、沈子培、李梅菴等人為中

堅。其中，孔教會於 1912年 10月在上海山東會館成立，以康有為擔任會長，陳煥章為總

幹事。42該會的〈開辦簡章〉第二條〈宗旨〉明言：「本會以昌明孔教，救濟社會為宗旨」
43，在組織上則模仿西方教會，見於第四條〈支會分會〉曰：「於國內各縣皆設支會，各

市鄉皆設分會，於外洋各埠亦設支會、分會」44。並於第五條〈會員〉曰：「凡誠心信奉

                                                        
36 Richard Wilhelm, Die Seele Chinas, S. 173-174；Richard Wilhelm, The Soul of China, p. 181；德•衛禮

賢著，王宇潔、羅敏、朱晉平譯：《中國心靈》，頁 145。按：中譯本原文此處誤植為「老先生」，

特此更正為「勞先生」。 
37 勞乃宣自訂年譜「丁巳七十五歲」條曰：「又移家青島，居禮賢書院，復與尉君理講經舊業。」清•

勞乃宣：《桐鄉勞先生（乃宣）遺稿》，頁 59。 
38 勞乃宣自訂年譜「庚申七十八歲」條曰：「在青島，奧國畫師郎亞文氏來遊華，將摹繪中國有名山

水人物，傳示西邦。尉君介畫余像，攜之而去。尉君以歐戰事畢，回國一行，期明年來。」清•勞

乃宣：《桐鄉勞先生（乃宣）遺稿》，頁 61。 
39 民國•柯璜編：〈全國闡揚聖道各會社紀略〉，《孔教十年大事》（太原：宗聖會排印本，1924 年），

卷之七，頁 66。 
40 日•森紀子：〈民國時期尊孔運動的兩條路線〉，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華民國

史研究三十年（1972-2002）》（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年），下卷，頁 1137-1149。 
41 清•劉禺生撰，錢實甫點校：〈清道人軼事〉，《世載堂雜憶》（北京：中華書局，1960 年），頁

136。 
42 民國•柯璜編：〈孔教會紀略〉，《孔教十年大事》，頁 36-37。 
43 民國•柯璜編：〈孔教會紀略：孔教會開辦簡章〉，《孔教十年大事》，頁 37。 
44 民國•柯璜編：〈孔教會紀略：孔教會開辦簡章〉，《孔教十年大事》，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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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教之人，無論何教、何種、何國皆得填具願書，由介紹人介紹入會」。45更甚者如康有

為、陳煥章便推動了一股以孔教當作為立國之教的國教運動，把孔子當作一位宗教上的教

主，更將儒家視為一種儒教。46
 

實際上，民初政府本欲主張廢除孔教，而此一舉動引發孔教會及其他團體的激烈反

對，進而演變為國教運動的興起。尊孔文社成員也表明其反對的立場，在 1915年 11月勞

乃宣寫給羅振玉的書札便可略知其緣由，其曰： 

 

友人周玉老及劉幼雲諸君來函，言德國尉禮賢君久居中國，於學術流別研究最深，

周秦諸子皆有譯本，而獨推尊孔子，如昔所稱服孔子教者。近聞京師人言議廢孔教，

以為大戚，約中西學者為「尊孔文社」著書論學，以昌明正學為宗，並登報傳布，

暨譯西文，流傳西國。社中須延執筆之人，欲約弟承乏是席，代備居室一所，月贈

筆資數十元，周、劉兩君均極力慫恿。47
 

 

在周馥和劉廷琛的書信之中，他們都提及德儒衛禮賢熟知中國學術流別，而唯獨推尊孔子，

服膺於孔子之教。當時，京城內有人倡議廢除孔教，衛禮賢聽聞而感到憂戚，遂邀約中西

方學者在尊孔文社裡著書論學，標舉以「孔子之教」為正學，撰文登報以刊行於世，並翻

譯為洋文，傳播到西土。再者，周、劉二氏極力勸說勞乃宣為文社執筆而發聲，並且提供

其安居之處和撰文的報酬。 

是以相較於康有為、陳煥章所興起的國教運動思潮，尊孔文社成員的衛禮賢和勞乃宣

卻是堅持反對將孔教立為國教的舉動。對此，衛禮賢說： 

 

有史以來，中國從未設立國家宗教。孔子也從未考慮建立一個新教會。他所期望的

不是別的，僅僅是傳承與永恆的上帝意志一致的維護人類社會秩序的重要法則。他

從不要求成為某種宗教的創始人。他所希望的僅僅是傳授真理，指明在現實世界維

持秩序與和平的道路。……孔子的真正偉大之處恰恰在於，他為所有人開啟了真理

的大門，未設任何教會的限制。孔子學派直到今天都忠實於這一榜樣。雖然歷代統

                                                        
45 民國•柯璜編：〈孔教會紀略：孔教會開辦簡章〉，《孔教十年大事》，頁 37。 
46 康有為的孔教為國教的言論，見民國•柯璜編：〈以孔教為國教配天議〉，《孔教十年大事》，卷

之一，頁 8-13。陳煥章的言論，見民國•柯璜編：〈斥中央教育會破壞孔教之罪〉，《孔教十年大

事》，卷之一，頁 58-66；民國•柯璜編：〈中國今日當昌明孔教：尚賢堂講演壬子〉，《孔教十

年大事》，卷之五，頁 1-17。 
47 韓行方、房學惠：〈勞乃宣致羅振玉書札十六通〉，頁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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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者都高度敬仰孔子，但從沒有人想把孔教宣布為國家宗教。這就像沒有人想把空

氣或水標誌為國家空氣或國家水一樣。空氣和水無處不在，每個人都可以享用，根

本無須考慮他屬於哪個國家或哪種教會。真理也是如此。國家真理原本是沒有的，

如果說孔教除了真理之外，未傳授任何東西的話，那麼它根本就不可能成為國家宗

教。所有此類設施都有損於孔子的聲譽，都必然會縮小孔子真理的影響範圍。48
 

 

衛禮賢指出，歷史上的中國從未形成一種國家宗教，而孔子作為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也

沒有建立任何像西方一樣的教會組織。孔子傳承了維護人類社會秩序的法則，如同西方所

謂永恆的上帝意志一般。他不是一位宗教創始人，而只是一位傳授真理的儒者，並為這個

現實世界指明了一個符合秩序與和平的道路。而孔子偉大之處在於他不是僅為特定的人開

啟真理之門，而是所有人皆可開啟它，甚至沒有所謂教會的限制。因此，孔子學派發展到

今日，儘管歷代統治者都非常敬仰孔子，卻也沒有任一朝代將孔教視為一種國家宗教。同

時，衛禮賢把孔子及其真理比喻為空氣和水，並認為孔子的真理是人人皆可享用，不分東

西方國家或受限於某一教會。因此，孔教所傳授的是真理，並不是具有某種「宗教」的意

涵。若有人將它視為一種國家宗教的話，那麼這樣的作法只會損及孔子的聲譽，並且限縮

了孔子真理足以影響的範圍。由此可知，衛禮賢反對把孔子視為某一宗教的創始人，並且

不認為在中國有發展成為以孔教當作一種國家宗教的傾向。 

此外，勞乃宣在〈孔教會演說詞〉裡也清楚地表達了反對的立場，其曰： 

 

三代之衰，聖王不作。孔子以匹夫而起，承道統，刪《詩》《書》，正《禮》《樂》，

贊《易》象，修《春秋》。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述而不作，繼往聖以垂萬世。所

傳者二帝、三王、羣聖人，繼天立極之道，非孔子一人之道，孔氏一家之道也。道

既非孔氏一家之道，教即非孔氏一家之教，則孔教之名，何自生乎？教字之訓為上

所施、下所效，本是動詞，引伸之為教人之法，乃為名詞。然宗教之說，古所無也。……

凡一宗教之立其道，必異乎當世之政俗學術，而自為一派。入其教者，乃為其教之

徒，此外眾人皆不在此列，故不能無教內教外之界限。佛教、道教、耶穌、回教皆

然，於是教之一言，遂沿而為黨派之名稱。孔子之教則不然，本乎中國，自古聖帝

明王教人之法，以教天下。凡在帝王域內之人，即為孔子之教，所及之人無界限之

                                                        
48 Salome Wilhelm （Hrsg.）, Richard Wilhelm, Der geistige Mittler zwischen China und Europa, S. 224-225. 

此段落的中譯內容，見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中國近現代新聞出版博物館編：《西

學東漸與東亞近代知識的形成和交流》，頁 168-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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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言。故孔教之教，第可作教人之法解，不可作黨派解也。又宗教之立，必托之於

鬼神，以神為教之主，以教為神之屬，奉某神之教，必奉某教之神。孔子之教，則

以人道為主，雖亦有祭祀鬼神之禮，乃禮之一端，非教之全體。且所祭祀之神，如

天地、社稷、山川、五祀、宗廟之屬，乃國之神，家之神，非教之神。故孔教之教，

乃人道之教，非神道之教也。49
 

 

勞乃宣此一說法是為了端正視聽，以免世人誤入立孔教為國教的歧途，故先以駁斥「孔教

之名」而立論。他指出，三代既衰，聖王不作，孔子繼之，以承道統。故孔子刪訂《六經》，

述而不作，繼承往聖之學，以流傳萬世。此一道統是前後相承，凡歷二帝、三王、諸聖人

而形成的繼天立極之道，它既不是孔子一人專屬的道，也不是孔氏一家所獨傳的道。此「道」

既非孔氏一家所獨有，而此「教」也不是孔氏一家所專言。那麼「孔教」之名是從何而來？

在勞乃宣看來，「教」字之義本為「上所施、下所效」，表示動作之意，後來「教」字引

申為教導人的方法，作名詞之用。實際上，自古以來，「孔教」之名本來就不被視為一種

宗教之說。 

其次，勞乃宣對「孔子之教」作出釋義。他指出，舉凡世上任一宗教的成立，一定有

別於當時的政治學術而自成一派。凡是加入其教派者，便成為教徒，未加入者自然就排除

在外，故有教內和教外之別，如佛教、道教、耶穌教、回教便是如此，都有其特定稱呼的

黨派之名。然而，「孔子之教」與上述的教派不同，它效法自中國古代聖帝明王的教人之

法，而以此教導天下人。因此，凡身處在帝王國境之內的人，便曾知曉孔子之教，而所觸

及的人實無類別之限。是以孔教之「教」字的釋義，可以解釋為教導世人的方法，而不能

說成是某一種黨派。凡是以宗教立名者，必然涉及到鬼神。以某一神祇作為該教派的創始

主，而以該教派作為神祇的歸屬處。舉凡供奉某一神祇的教派，一定有奉以為該教的神祇。

事實上，勞乃宣認為，「孔子之教」與任何一種宗教的教派相異之處，在於它並不是為了

「神道」而設其教，而是以「人道」之教為主。孔子之教雖然有提到祭祀鬼神的禮節，這

僅是諸多的禮節之一，並非是此教的全部意涵。何況這些祭祀對象如天地、山川、宗廟，

都是一國之內的神祇，一家之內的神祇，而不是一教之內的神祇。因此，「孔教」的概念

對勞乃宣而言，它僅是「人道之教」，而非「神道之教」。 

由上可知，勞、衛二氏不僅是反對民初政府廢除孔教的做法，而且也反對那些「尊孔」

團體中，將孔教予以宗教化及推行國教運動的主張。他們如此振筆疾書就是為了替孔子之

教正名，端正世人的視聽，以避免「孔教」淪為少數人操作的工具，形成一股過度宗教化

                                                        
49 清•勞乃宣：《桐鄉勞先生（乃宣）遺稿》，頁 166-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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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教運動思潮。 

（四）以勞乃宣為主的政治復辟之參與 

據胡平生的研究指出，就現存的資料來看，民國成立以後，企圖使清廢帝溥儀復位而

參與的復辟派人士，有四種背景不同的群體，即宗社黨人、遜清遺老、舊保皇會分子及舊

官僚群。50清宣統三年（1911年）冬天，革命軍興起，議行共和政體。在尊孔文社的成員

之中，相較於衛禮賢未積極的參與此事，勞乃宣則熱切地關注此一形勢的發展，倡議君主

共和，反對當時熱議的民主共和，遂撰〈共和正解〉以闡明其立場，並鼓吹保皇復辟。其

曰： 

 

夫君主立憲，有君者也；民主立憲，無君者也。古之共和，明明有君，烏得引為無

君之解哉？今天下競言共和矣。若依共和本義解之，則今日頒布之君主立憲政體，

正與周之共和，若合符節也。……皇上幼沖，專心典學，用人行政，均責成內閣總

理大臣、各國務大臣擔負責任，非所謂公卿相與和而修政事哉！是今之朝局，乃真

共和也，共和之正解也。若時人之所謂共和乃民主也，非共和也，共和之謬解也。……

若夫正解之共和，則君主居正統之名，以鎮服天下之人心。政府握大權之實，以擔

負行政之責任，又有國會處於監察之地位，使不致有跋扈之慮，有周召之事功，無

伊霍之流弊，非今日救時之要道哉？吾願今之言共和者，恪守正解，以維君統而奠

民生，勿為謬解所誤，致蹈無君之愆，而貽民生之戚，則幸甚矣。51 

     

勞氏認為，君主立憲保留了君主的實權統治，而民主立憲則是改以人民為主體，廢除君主

的統治。相較於古代的共和概念，其實是有君主在上，何以要解釋成沒有君主才對。然而，

清末民初政權交替之際，有識之士爭相談論共和。依勞氏的看法，共和的本義便立基於今

日的君主立憲政體，其情況正好與上古周代的周、召二公輔政一致。退位的清朝皇帝尚屬

年幼，宜留心於典章制度的學習，對於舉國的人事行政可以交由內閣總理大臣、國務大臣

等人負責。君主仍然握有實權，這樣的政局才是真正的共和，也是共和的正確意涵。 

反觀當時人們所談論的共和是民主共和，其目的是要廢除君主，這不是共和的概念，

反倒是誤解了共和之意。實際上，在勞乃宣的觀念裡，所謂正確解釋的共和概念，不僅有

                                                        
50 胡平生：〈復辟派的背景及其初期活動（1912-1915）〉，據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主編：《中

國近代現代史論集》第 21 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86 年），頁 1-85，民初政

治（三）。 
51 清•勞乃宣：《桐鄉勞先生（乃宣）遺稿》，頁 14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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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於正統的君主，得以威震天下之人心，另有政府專責於行政工作，同時又有國會監察之

責，在雙方相互抗衡之下，不容有跋扈之怠慢。如同古代有良臣周、召二公輔政，而無重

臣伊、霍干政之弊，這才是今日拯救時局的要道。勞乃宣這樣的宣示與堅持，就是為了極

力維護君權的統治，以利國民生。他擔憂於世人為謬說所誤導，而假使真的廢除了君主，

恐將貽害人民的福祉。顯然地，勞氏的這些言論有違於當時極欲推翻君主封建的革命思

潮。 

到民國三年，勞乃宣看到情勢嚴峻，又撰〈續共和正解〉，倡議「還政清室」。並請

徐世昌（1855-1939）將〈共和正解〉正續兩篇及〈君主民主平議〉轉呈袁世凱（1859-1916），

致使國內輿論譁然。52勞乃宣在〈續共和正解〉中以主客問答的方式立論，其曰：  

 

客有語予者曰：子作〈共和正解〉於辛亥之冬，其時革命之風方熾，而子謂特為少

數無知妄人所煽動不軌，軍隊所劫持。昧者不察，遽謂民主之制可以實行，其實民

主之制斷不能行於中國。……今民主制實行三年矣。此三年中，變亂百出，子之說

若燭照而數計，是子洵有先見也。……客曰：項城之心，實未嘗忘大清也。革命變

起，四方響應，專用兵力，誅不勝誅，故不得已而出於議和，而議和之中，首重優

待皇室。其為臨時總統之時，於革黨猶不免遷就之辭，於大清帝后備極尊嚴，且將

優待條件列入約法內，其不忘故君，實為眾所共見。特限於約法，不能昌言復辟。

幼主方在沖齡，不能親理萬幾，亦無由奉還大政，故不得不依違觀望，以待時機也。

曰：信如子言是項城實有不能告人之苦心也。53
 

 

勞乃宣批評，民初實行三年的民主制度成效不彰，政局仍然動亂，究其原因是地方軍閥與

派系皆爭相奪取大總統之位。倘若繼續實行此一制度的話，勢必引發各地豪傑爭權奪位，

匪寇群起擾亂，使得政治更加動盪不安，以此直接否定民主制不適合在中國實行。同時，

勞氏也提到袁世凱（指項城）先是迫於革命黨形勢而倡議共和。在擔任臨時大總統期間，

袁世凱對清朝帝后仍是尊崇擁護，不忘故國君主。然而受到臨時約法的限制他便無法直言

復辟。加上清皇室繼位者溥儀（1906-1967）年幼，雖無法親自掌權，也無須奉還大政。

兩相權衡之下，袁世凱實有不可告人的苦心。是以勞乃宣在〈君主民主平議〉提到，除了

褒揚袁氏尊崇清室之心外，更以「復辟舊朝」與「總統自帝」極力勸說袁氏，欲以達到復

                                                        
52 勞乃宣自訂年譜「甲寅七十二歲」條曰：「辛亥曾作〈共和正解〉，至是復作〈續共和正解〉並〈君

主民主平議〉，主張復辟。作書致徐菊人轉達袁氏，又印行於世。新黨大譁，不得要領而罷。」清•

勞乃宣：《桐鄉勞先生（乃宣）遺稿》，頁 57。 
53 清•勞乃宣：《桐鄉勞先生（乃宣）遺稿》，頁 147-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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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目的。其曰： 

 

是則民主之制之不適用於中國，已實行試驗，彰明較著，不容諱言矣。長此不變，

將來總統之攘奪，必同於今之南美。宇內之擾亂，必甚於昔之六朝五代。生靈塗炭，

恐非百餘年所能已也。哀我下民，何辜罹此。然則欲救此禍，非復帝制不可乎！其

復帝制也，復辟舊朝乎！總統自帝乎！54
 

 

由此可見，勞乃宣大力抨擊民主制度的實行，將導致未來總統的爭權，致使國內局勢陷入

如同南美洲動盪的政局。若是不改變的話，國內的紛擾，恐陷入猶如中國六朝五代的局面，

生靈塗炭，貽害百年。是以勞氏認為，要救國圖存，必須回復帝制，也就是使清朝復辟，

總統自稱為帝即可。然而，勞氏這樣的言論在後來局勢的演變下，反而讓袁世凱迫使清廷

遜位，情勢驟變。除了有復辟的言論之外，勞乃宣也曾參與復辟活動，此事記載於他寫給

羅振玉的書札中。其曰： 

 

國中大局奇變迭生，今夏復辟之舉，一夢華胥，尤堪痛惜。足下遠得傳聞，當必知

其梗概，慨喟之情愫必同之。……六月中，曲阜令來說接到山東檢察廳公文轉奉京

師總檢察廳電文，以復辟嫌疑名捕十二人，賤名亦在其列。秘以相示，勸之出走，

不得已復來青島。前歲來此乃德人尉君相招，適館樓容為講孔孟之道，戰時去之。

戰後尉君以未服兵役得免干涉，仍開學校，重見欣然，願以校舍閑屋見假居家，俾

仍續理舊業。55
 

 

事實上，張勳復辟僅讓清帝溥儀在位十二天便告終止，這對於謀劃此事的人而言，可謂是

一場幻夢而沉痛不已。當時北京檢察廳嚴查復辟人士，而勞乃宣也被列為十二名嫌疑人之

一。所幸在友人秘示公文並勸說之下，勞氏不得已離開曲阜而遠避於青島。一戰之前，勞

氏曾受衛禮賢的招請而到青島講學，談孔孟之道。戰後的青島已淪為日本殖民地，衛禮賢

以傳教士身分而不受日本軍方干涉，得以繼續興辦學校。是以勞氏再度見到衛禮賢，兩人

一方面得以延續《易經》的翻譯工作，另一方面勞氏為了遠避復辟失敗的搜索，得到衛禮

賢的援助而暫居禮賢書院。既然復辟之志已成往事，勞乃宣便轉而投身於講學與著書，並

且協助衛禮賢完成《易經》及其他中國經典的翻譯工作。由此可知，在整個復辟事件之中，

                                                        
54 清•勞乃宣：《桐鄉勞先生（乃宣）遺稿》，頁 159-160。 
55 韓行方、房學惠：〈勞乃宣致羅振玉書札十六通〉，頁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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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禮賢雖然沒有實際參與勞乃宣等人的謀畫行動，不過他以間接的方式從旁協助，為勞乃

宣提供一個合適的藏身之處，使得師徒二人可以繼續攻克未盡的學術志業。 

三、結論 

德儒衛禮賢在華期間將近二十五年的歲月之中，幾乎快把一半的人生都奉獻在中國。

在清末民初學術發展的轉變之中，西方傳教士作為一種「他者」（the Other）的形象與中

國知識分子的「自我」（the Self）之間的互動關係是值得關注的焦點。  

首先，辛亥國變之後，新中國誕生，時局動盪不安。民初的知識界湧現許多的「尊孔」

團體，為各自的理念而發聲，「尊孔文社」也活躍於此一時期。「尊孔文社」由衛禮賢成

立，成員多為遜清遺老如周馥、勞乃宣、劉廷琛等飽學之士。該社經常舉辦講學活動，呼

朋引伴，宣揚孔孟之道，並力抗民初政府廢孔教的作為，以及反對康有為、陳煥章所興起

以儒教為國教的運動思潮。此一文社的主張釐清了「孔教」具有一種非宗教化的本質，而

對「孔教」重新作出詮釋，以端正國人視聽。 

其次，衛禮賢向勞乃宣拜師，興建藏書樓，致力於中國古代經典與西哲作品的翻譯和

出版工作。尤其是師徒二人以「回譯法」攜手合作《易經》德譯本，奠定了衛禮賢晚年在

德國漢學界的學術聲望，也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項重要貢獻。此外，該文社成員勞乃宣

倡議君主立憲，反對民主共和，撰有〈共和正解〉、〈續共和正解〉、〈君主民主平議〉

等，鼓吹復辟，然時勢所趨之下，終究無法力挽狂瀾。衛禮賢雖然沒有參與政治復辟的實

際作為，不過他冒險為了勞乃宣提供藏身處所，以維持其生計，兩人儼然成為一個命運的

共同體。 

衛禮賢兼具傳教士和漢學家的雙重身分，為他行跡中國近二十五年留下了最佳的印

記。透過禮賢書院與尊孔文社的設立，這使得衛禮賢走入了青島晚清遺老的知識圈裡。因

此，在雙方的互動之中，衛禮賢深刻地理解和考察到新舊中國的不同面貌，同時他也為世

人留下珍貴的東西方交流的事蹟及其豐碩的漢學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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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controversy of the nationalization of Confucianism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t expounds the reason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Zunkong Wenshe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ts core members, Richard Wilhelm (1873-1930) 

and Lao Naixuan (1843-1921). With reference to the relevant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letters, 

this study tries to outline their effort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Zunkong Wenshe, and to explain 

the rationale behind specific activities at that time. 

Since the late Qing regime collapsed after the 1911 revolution, some of the intellectuals 

who refused to serve the new regime fled to the concession territories and got involved with 

the controversy about the teaching of Confucius in the new China. At that time, Richard 

Wilhelm, an A.E.P.M. missionary, took Lao Naixuan as his teacher and set up the Zunkong 

Wenshe in order to preserve the traditional spirit of Confucianism, and gathered with the 

like-minded intellectuals such as Zhou Fu and Lao Naixuan in Qingdao. They aimed to bu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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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dge between east and western cultur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Richard 

Wilhelm and Lao Naixuan in the Zunkong Wenshe, delineating their activities, such as 

lectures, Chinese classics translation, positions about teaching of Confucius, and political 

restoration. This paper aims to show tha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western missionaries and 

Chinese intellectuals can provide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to the changes in academic trend 

through the Qing-republican transition. 

 

Keywords: Teaching of Confucius, Richard Wilhelm, Lao Naixuan（勞乃宣）, Zunkong 

Wenshe（尊孔文社）, A.E.P.M. missionary 

 

 

 


